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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力马扎罗的雪》管窥海明威的生态意识

刘 星

( 华东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尽管生态批评随着生态危机的出现已在国内外兴起一股浪潮，生态批评也有其不合理的因素．文学批评者在运用该理
论时应采取批判的态度．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男女主人公为了寻找心灵荒漠里的绿洲，一同踏上前往
非洲的狩猎旅途．此次非洲之旅说明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不仅仅是缩小人与自然的空间距离，而是达成彼此精神的和谐．而
男主人公对自然的矛盾心理则向人们警示着生态主义的双重政治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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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已开始关注自然，他们

“以各种图腾崇拜的方式把自己认同于具象的自然
力”［1］．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的生存环境日益出
现危机，生态批评在国内外兴起一股浪潮．然而在生
态批评受到国内众多批评家积极响应的同时，国内

已有学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如陈剑澜提醒国内
文学批评者必须在理论上清醒对待生态主义的“双
重政治意向”［2］．结合生态批评理论，对海明威的短
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进行了解读，并就小说对
生态批评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1 生态批评理论

在《生态批评读本: 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的
“导论”中，生态批评被定义为“对文学与自然环境
关系的研究，……是以地球为中心来进行文学研
究”［3］．这一定义固然是“包罗万象”，但生态批评理
论在目前还不可能总结出单一的模式［4］． 总体而
言，生态批评主要通过对自然与人之关系的研究，探

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对欲望动力论，征服、统治
自然观进行批判，呼吁人们培养生态责任感，提倡人

与自然的和谐． 生态批评者一般主张改变“主宰过

去文学研究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立场，代
之以‘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5］．
当前，“生态主义的基本问题、精神实质及政治

意向”对于生态批评的“思想定位”起着决定作
用［2］．深层生态学“极端的整体主义和非人类中心
主义立场”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 印度学者古哈
认为深层生态学“植根于美国的环境和文化史”，倘
若将深层生态主义者的要求在全球付诸实践，则会

“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2］．以深层生态主义者关注
的荒野保护为例，在印度和非洲推行的荒野保护虽

然使富人的旅游利益得到满足，却不能恰当处理威

胁穷人生计的环境危机．因此，生态主义具有“双重
政治意向”［2］．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深层生
态主义者在倡导环境保护时带有双重标准，他们所

谓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以牺牲第三世界人们的生存

环境为代价的． 生态批评者应“批判和扬弃人类中
心主义( anthropocentrism) 的错误思想，吸收和借鉴
生态整体主义( ecological holism) 的合理因素”［6］．

2 哈里的精神困境

根据生态批评理论，人们是“与自然界在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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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伦理上及生物学上相互依赖的”［4］． 在《乞力马
扎罗的雪》中，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困境在很大程度
上都和在精神上或情感上与自然的疏远相关．
生态批评关注的焦点之一即欲望批判．不断膨

胀的欲望不仅导致人们疯狂地掠夺自然，还“扼杀
人的灵魂和美好天性”［6］．“为了过上越来越奢侈的
生活，人们推动着所有的重负前行”，“他们把所有
时间都花在获得一种生活并维持那种生活之上，而

那种生活并非必需的而是日趋舒适和奢侈的”［7］．
哈里在贫困之中开始写作生涯，但他逐渐看重舒适

安逸的生活并贪图享受，从而断送了他的作家梦．通
过欺骗海伦的感情，他过上了奢华的生活，“他要什
么，她就会给他买什么”［8］． 犹如缪尔在《我们的国
家公园》里所阐发的，“利令智昏的人们像尘封的钟
表，汲汲于功名富贵，奔波劳顿，也许他们的所得很

多，但他们却不再拥有自我”［9］．
除了欲望批判，生态批评还注重工业与科技批

判．工业化可“造成生态系统的紊乱和自然资源的
枯竭”［6］．小说结尾部分对蝗虫灾害的提及便是一
生态预警:“一片像筛子里筛落下来的粉红色的云，
正在掠过大地，从空中看去，却像是突然出现的暴风

雪的第一阵飞雪，他明白那是蝗虫从南方飞来

了”［8］．同时，科技发展也“可能给自然和人类带来
毁灭性的灾难”［6］． 当代全球面临的两大根本性的
生态问题之一就是“日益扩大的短期和长期的军事
化( 局部战争和军备竞赛) ”［2］． 小说中虽然没有具
体描述战场的硝烟如何摧毁大自然，但哈里的回忆

反映出生化武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 “嘴里尽
是那股铜腥味”．战争的杀伤力还远不止于此，战争
的一严重后果还在于给人们尤其是士兵的心理带来

了重创．哈里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忍因而不愿谈论
有关战争的任何话题，“即使听人提起他都受不
了”．小说的第一段意识流出现了残酷的战争与欢
快滑雪并置的场面． 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场景由于都
发生在冬季而被联系在一起． 同样是在大雪纷飞的
圣诞节，前者处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后者则是由自

由的滑雪者，充满着灯光、酒香和音乐的小木屋共同
构成的温馨画卷．这两幅画面的并置突显了战争的
冷酷与摧毁性，同时反映了战争犹如梦魇久久萦绕

在哈里的心头，使他永远不能忘却．
“大多数人……被人为的生活忧虑和不必要的
艰苦劳作所控制，而不能采摘生活中的美果”［7］．哈
里的精神困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的

写照．欲望的无限膨胀、工业与科技无限制的发展带

来的不仅是生态系统的破坏还是对自然美和诗意生

存的破坏．

3 海伦的精神荒漠

如果哈里在贪图享乐中荒废他的才能是可悲

的，海伦将自己的人生寄托于他人则更可悲．海伦在
物质上的富足无法弥补她在精神上的空虚． 在精神
方面，海伦仿佛生物界的寄生物靠从他者身上吸取

养分得以存活．
巴赞在《绿色赞会》里指出: “为满足欲望而生

存必然造就一个占有的文化，消费至上的文化，而不

是健康存在的文化”［6］． 海伦的生活方式可看成是
消费至上的文化的一个浓缩． 有大笔的物质财富作
后盾，海伦得以涉足广泛的兴趣爱好．而这些爱好被
看成是一次性的消费品，似乎永远也无法填满她那

不断膨胀的欲望的沟壑．“凡是给人刺激的事情，能
借此变化一下环境，能结识新的人，看到愉快的事

物，她都喜爱”［8］．
尽管海伦希望通过找一个她所尊敬的人一起生

活来建立新的人生，而这所谓的她所尊敬的人也只

不过是以前消费品的又一个替代品． 海伦把自己的
爱情物化，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 在哈里看来，海伦
“倾心地爱他，把他当作一位作家，当作一个男子
汉，当作一个伴侣，当作一份引为骄傲的财产来爱

他”［8］．最后一句实际上颠覆了前面的种种可能．这
种不正常的爱还被俨然描述成一个生产的过程:

“她为了获得他而采取的种种步骤，以及她最后爱
上他的那种方式，都是一个正常过程的组成部分，在

这个过程中她给自己建立起一种新生活，而他则出

售了他旧生活的残余．”［8］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所有
的存在都隶属于功于算计的交易． 这段对海伦追求
哈里的描写以冷静的口吻向读者控诉了工业文明对

人们心灵的侵蚀作用，甚至连纯净的爱情也未能幸

免．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海伦把自然当成是一个

能提供消遣娱乐和满足征服心理的场所． 海伦认为
去非洲旅行的目的并非欣赏自然风光，而是为寻求

刺激“借此变化一下环境”［8］．她用于描述狩猎旅行
的字眼是“刺激”、“痛快”、“舒服”． 她还说她爱打
枪，并对她一枪打中一只野羊而颇感自豪．“看看那
些打猎取乐者吧! 他们哪里还顾得上欣赏自然美

景，他们所渴欲的只是如何迅速地获取更多的猎物，

他们‘恨不能更快地飞过他们本应当来观赏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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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10］．
海伦，一个善良的饱经风霜的女人，在受到哈里

的不断伤害后还时刻为他着想，却在自然界的生灵

面前缺乏怜悯之心，在追逐爱情时采用的是一套令

人心惊胆战的生产模式，这些行为已足以引起人们

对工业文明的反思． 在对人类的生存环境进行恣意
破坏的同时，工业文明还感染了人们的内心，将人们

与自然的一种天然浑成的有机联系剥离开来．

4 心灵荒漠里的绿洲

生态批评“不仅要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
和生活方式，还要建构一种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宗旨

的自然的、生态的、绿色的、可持续的价值观和生活
方式，重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11］．小说的男
主人公哈里以积极的姿态重建了他的人生，首先表

现在他价值判断的转变．在参战前，战争被哈里的想
象美化成“新奇”的旅行． 参战后，他开始重新审视
战争以及对战争英雄的盲目崇拜． 哈里掩护逃兵并
对加德无情轰炸奥地利军官进行谴责，表明他抛弃

了对战争的天真幻想，认清了战争的杀人本质．
此外，哈里还摈弃陈旧腐朽的生活方式，选择以

最低限度的舒适到非洲狩猎旅行，希望“把心灵中
的脂肪去掉”［8］．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对过去堕落的
人生进行解构，并在脑海里写文章，为拯救自己的灵

魂作最后一搏．哈里追忆了祖父的木屋，战后过的一
段清贫却斗志昂扬的日子，巴黎贫苦人民的生活，他

在牧场田园牧歌般的快乐时光，以及英勇的军官等．
这些经压缩的文字片断透出哈里对坚毅精神的赞赏

及对自然景观的留恋．
哈里对自然的热爱是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大

自然是能唤起他童年回忆的地方，也是医治他内心

伤痕的灵丹妙药．哈里对他牧场生活回忆的那一段，
简直就是一幅由群山、流水、牛群、暮霭、月光组成的
诗境般的画卷．人与自然的和谐就融入在人与牛群
之间一唱一和的“吆喝声和持续不断的喧闹声”
中［8］．这段回忆在最后一句达到高潮，出现天人合
一的一幕: “他如今想起来了，当你穿过树林下山
时，在黑暗中你看不见路，只能抓住马尾巴摸索前

进，这些都是他想写的故事．”［8］

若要探寻哈里非洲之旅的缘由，可以追溯到乞

力马扎罗山:“据说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被
马萨依人叫做‘恩加奇———恩加伊’，即上帝的殿
堂．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尸

体．豹子到这样高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
释．”［8］乞力马扎罗山其实就是哈里要寻找的心灵
荒漠里的绿洲．在小说末尾，哈里弥留之际幻想自己
乘坐着飞机，飞越崇山峻岭，随着飞机爬高，遇上了

一场暴风雨．“大雨如注”，他们“仿佛穿过一道瀑布
似的，接着穿出水帘”［8］． 暴风雨过后，“在前方，极
目所见，他看到，像整个世界那样宽广，在阳光中显

得那么宏大、高耸，而且白得令人不可置信，正是那
乞力马扎罗山的方形山颠． 于是他明白这正是他现
在要飞去的地方”［8］． 在暴风雨中的穿行使哈里经
历了一场精神的洗礼，看到乞力马扎罗山就如同重

获新生．小说以乞力马扎罗山的雪景开始，又以此山
的方形山颠结束，象征着“崇高战胜鄙俗，永生战胜
死亡”［12］．最终，哈里抛开了尘世的负担，还人性以
自然状态，如梭罗所说的那样: “卖掉你的衣服，保
留你的思想．……即便是像蜘蛛那样整天呆在阁楼
的角落里，只要我还能思想，世界对于我还是那样辽

阔”［7］．
无论是在哈里寻求心灵慰藉的过程中，还是他

的精神之旅中，自然都扮演着不可取代的角色．然而
海明威虽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识，他对待自然的态度

却是“复杂”、“矛盾”的［6］． 该小说的译者汤永宽在
译文注释中提到哈里的回忆片断“大都来源于海明
威本人的经历”［8］．根据安东尼·伯吉斯的传记《海
明威》，海明威曾在小说发表 4 年前和妻子宝琳踏
上非洲狩猎的旅途．安东尼认为，海明威进行狩猎之
旅“不只是对于黑暗大陆的好奇”，还因为他“需要
在行动中验证”他发展出的“一套做英雄的哲学”．
当时“美国的边疆都已被征服，拓荒者的年代已经
过去”，而“在非洲他可以直接行动”［13］． 哈里也曾
想在非洲他就能“重新进行训练了”［8］．小说中哈里
对自然的矛盾情感还在某种程度上与深层生态主义

者在非洲推行的荒野保护有几分相像: 一方面，他们

都看到了自然的价值; 另一方面，前者在拥抱自然的

同时又向自然举起了猎枪，而后者在倡导保护自然

环境的同时又“对自然资源进行重新分配”［2］．
在应用生态批评理论进行文本分析时，批评者

应当警惕生态主义的双重政治意向． 生态批评的核
心任务“不是鼓励读者在身体上亲近自然环境，而
是唤起和增强读者对人类存在之‘环境性( environ-
mentality) ’的意识: 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只是他们
所栖居的生物地质世界的一部分; 这种‘环境性’在
人类行为中曾经留下印记或者受到压抑( re - pres-
sion) ”［5］．哈里的非洲之旅告诉我们，当前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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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不仅仅是拉近人与自然的空间距离，而是彼

此精神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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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ingway’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Perceived through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LIU Xing

(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n upsurge of ecocriticism in critical theory both home and abroad due to the emergence of eco-
logical crisis． However，ecocriticism has its own limitations． It is indispensable for literary critics to take a critical at-
titude when applying this theory． In Hemingway’s short story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the hero and heroine go on
an African safari in order to find an oasis for their spiritual wasteland． This trip indicates that the urgent task in face
of humans is not only to reduce the physical spa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ut also to achieve spiritual harmony．
The hero’s contradictory attitudes towards nature give a warning to the double political orientations of ecologism．
Key words: Hemingway;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ecologism;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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